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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绪贵
听故事，在大多数人成长

过程中是一段不可或缺的
记忆。

我也是在听大灰狼、白胡
子爷爷、黄大仙等故事的“哄
骗”中渐渐长大的，印象最深、
感悟最多的，还是“反披棉袄
倒穿鞋”的故事。

事物本身就是矛盾着的
正反两个方面。诚然，我也已
到该给他人讲故事的份儿上
了，但我还是觉得“反披棉袄
倒穿鞋”的故事应该继续讲下
去。因为，在一“反”一“倒”
中，始终具有很强的“正”向价
值取向，并随着时代的不断发
展变化赋予其不同的时代
内涵。

小时候，闲暇时或调皮
嬉闹，或偶尔“目无尊长”、不
听父母训斥时，老人家就开
始唠叨这“反披棉袄倒穿鞋”
的“老片子”了。

故事的大概意思是：早时
候，有一户齐姓人家，家境还
算可以，独子叫齐良，父母对
孩子万般疼爱。久而久之，孩
子养成了衣来伸手、饭来张口
的习惯，时常不听父母劝告，
甚至常违父母之命。父母看
在眼里，急在心里，恨铁不成
钢。为了让齐良尽快改掉这
些坏毛病，这对父母开始严加
管教。

忠言逆耳。齐良听不进
父母的劝说，还顶撞父母，非
闹着要游走天下，找到真佛，
求得菩萨保佑，不受父母
约束。

无奈，父母为齐良筹措了
盘缠，备足了干粮，整理好换
洗的衣物，这才依依不舍含泪
目送齐良出门。出了家门，齐
良就为难了。他没见过佛祖，
也不知道菩萨长什么模样、住
在哪里。开弓没有回头箭，齐
良只好硬着头皮，晓行夜宿，
一路走一路打听真佛在哪里，

菩萨长什么样子。
昼夜更替，斗转星移。不

知道走了多少天，打听了多少
人，始终一无所获。“哎，看来
世上并没有佛祖，也没有菩萨
啊！”正当齐良拜佛无望之际，
一位白发长者告诉他：佛在普
陀山，南海观音菩萨要在那里
现身说法，口授金玉良言。听
此消息，齐良重又打起了精
神，星夜兼程赶往普陀山。

到了普陀山，只见山高水
长，云雾缭绕，好一个佛祖圣
地。好是好，但一连过了数
日，也不见菩萨现身说法。这
时，齐良已耐不住性子了，还
是在家时的那副德行，怒气冲
冲找到寺院方丈执意要理论
一番：“我已来寺院多日，为何
不见菩萨出来现身说法？”一
听这口气，方丈上下打量了齐
良几眼，心中虽不高兴，但仍
和颜悦色地问道：“施主要见
菩萨现身说法，有何事相求？
不妨给老衲讲来。如若见到
菩萨，也好将你的相求告诉佛
祖。”“我想请菩萨保佑我诸事
平安，能过上无拘无束、乐和
自在的好生活。”齐良听罢方
丈能见上菩萨，并能将自己的
想法转告佛祖，喜由心头起，
忙不迭将自己的打算和盘托
出。“你的心思佛祖早已知道，
施主请回。等你见到‘反披棉
袄倒穿鞋’模样的人时，就找
到菩萨了，你就明白了一切。
她会保佑你的。”听完方丈一
席话，齐良半信半疑，虽是怏
怏不乐，也只好离开普陀山，
朝来时的方向往回走。

迷途知返，终有时日。
齐良百无聊赖往回走，逢

人就问哪有“反披棉袄倒穿
鞋”的人，路人皆摇头摆手，都
说从没见过这等模样的人。
不知翻过了多少山，越过了多
少滩，问过了多少人，始终找
不到“反披棉袄倒穿鞋”的人。

“那老头一定是在骗我……”

齐良开始对方丈心生嫉恨，也
是无可奈何。走啊走，盼啊
盼，烦啊烦，一日，猛一抬头，
这不快到家了吗？此时的齐
良早已精疲力尽，又冷又饿，
所带的盘缠快用光了，早没了
出门时的精气神。“也罢，倒不
如先回家歇息一段时间，等养
好精神，再向父母要上些银
两，带上干粮和衣物，再去找
菩萨。”

这天，半夜时分，狂风怒
吼，大雪飘飘，来到家门前，齐
良使出最后的力气，咚咚敲
门，并大声喊叫：“我回来了，
快开门！”一直惦念儿子的母
亲听到急促的敲门声和熟悉
的叫喊声，慌乱中披上棉袄、
趿拉着鞋，赶紧打开了房门。
月光下，齐良看到母亲“反披
棉袄倒穿鞋”的模样，一下愣
呆了半晌后，扑通一声跪倒在
母亲面前，连磕十个响头：“娘
啊！我错了，我明白了，你就
是我要找的真佛、保佑我的活
菩萨啊……”

此后，齐良完全像是换了
一个人，平日里孝敬父母，勤
俭持家，任劳任怨，不再对抗
父母对自己的管教与约束，一
家人小日子过得红红火火，让
人好不羡慕……

故事，总归是故事；传说，
也有好多版本。故事中，不管
是齐良、王良、孙良，还是张
良，其中的事理都是：事父母
要从一个“孝”字做起。这是
做人立命的基础与根本。

说来话长。北京大学终
身教授、文学泰斗季羡林先生
曾经讲到：当下时代，有部分
年轻人，一是不断地啃老。躺
在老人身上乐享自在，自己不
去拼搏，不去奋斗，不去挣钱
来反哺老人，宁愿躺平，不愿
动起来。二是不懂得感恩。
父母给予你生命，做儿女的一
辈子都报答不完父母的养育
之恩，更何况目无尊长、不孝

敬父母了。世上，只有儿女愧
对父母，没听说过父母愧对儿
女的。

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
其实，感恩感动就在你我

身边，触手可及，并非阳春白
雪那么高不可攀。除对父母
感恩，我们身边每一个人、我
们的企业与组织，细想起来，
都有值得我们去感恩感动的
地方。只有懂得感恩，你才会
发现生活之中处处都有美的
存在。

讲小比大，移孝于忠。
“精忠报国”是抗金名将、

民族英雄岳飞的母亲在其背
上剌下的谆谆教诲，每一针下
去，都是母亲刀割般的痛，它
激励着岳飞舍弃对父母的

“孝”这一小我，奋起杀敌，保
家卫国，去顾全国家的“忠”这
一大我。这既是对国尽忠，也
是对父母尽孝的一种体现与
升华。有国才有家，国强家才
安。试想，一个国家都没了，
民族都要灭亡了，我们个体的
那个家还能安居乐业吗？

纵观历史，世界政治、经
济、军事、社会风云变幻，说明
了一个不变的道理，如果没有
一个强大的祖国做后盾，我们
能在战争冲突等重大变局中
顺利从所罗门群岛、利比亚、
也门等战乱地区安全撤侨吗？
那可不是空喊一下口号、唱个
高调那么轻松，那是需要有强
大的国力做支撑，我们才可以
动用一切外交手段，调动人财
物力，动用军机、军舰来完成
撤侨任务。在最需要祖国敞
开温暖怀抱的时候，第一时间
让海外侨胞、华夏儿女安全撤
离，不像没娘的孩子，欲哭无
泪，有家难回啊！

“反披棉袄倒穿鞋”的故
事不大，也有些古老，但它所
蕴含的“正”向时代价值取向
与文化底蕴，却始终是与时俱
进的！

“反披棉袄倒穿鞋”的正向时代价值

赶年集

童年的创造力

□ 索春保
墨水瓶在擦拭中慷慨地滴

落了饱满的一滴，我用水一泼，
马上成了一朵花，像一幅盛开
的水墨画。

在墨水恣肆的间隙，我的
眼前突然浮现出儿时的一幅画
面：几个小伙伴把衣服扒下来，
扔在脸盆里，浇上两瓢水，然后
拧开早已备好的墨水瓶，朝着
脸盆里的衣服就是半瓶墨水。
你一定不明白这突如其来的举
动，我们是在给衣服染色。我
们要把绿色的裤褂染成迷彩
服！对，梦中的迷彩服！我们
手提着衣服在脸盆里荡来荡
去，渴望奇迹——— 一片又一片
不一样的地图色彩。然而水已
变成墨色了，可那布料似乎还
是不买账，依然固我。一寻思，
可能时候不到，索性再泡上个
把钟头。把衣服提出来，还舍
不得拧，挂在院子里的晾衣绳
上，希望太阳公公的烘烤会让
衣服染上不同的颜色，那该叫
人多么欣喜呀！叫人想不通的
是，怎么没有染成迷彩服的颜
色呢？迷彩服的颜色又是怎么
染出来的呢？

说起来可笑，好像是看了
一部《少林寺》，回家后我们这
些半大孩子就都剃了头，成了
光葫芦。我们聚在一起，把点
燃的蜡烛油一滴一滴小心谨慎
地滴在铮青发亮的头皮上，一
般滴六点算事，也有忍不住烫
的，四点了事。这些都是在村
西边的石灰洞里完成的，怕大
人们发现笑话。那些大人们世
故得很。然后寻一根合手的棍
棒，用瓶子灌点水，喝一口还打
起醉拳来，醉的程度不亚于觉
远……

村北的沟里，有一大片胶
泥地，那土黏得很。沟里时不
时地渗出一股细细的水流，在
碎石间常聚拢成一汪小水潭。
因而，玩胶泥成了一大乐趣。
茶余饭后，几个孩子常不约而
同赶往这里，找一处蹲下来掏
泥，也有工具取土，灰色的，橙
黄色的，各色泥土抟在一起，在
手里抟成自己想象的样子，多
是各种车，冰糕棍作轴，月饼状
的轱辘，风干了之后，能在地上
运行好远好远。放在窗台上经
太阳一晒，就裂开了嘴。修补
之后就经不起风雨的打磨了。
就是现在，也终究不知道当时
为什么会痴迷这些泥团。

孩提时代，满脑子都是琢
磨着怎么玩：水草旁一株草，拔
出一截掏空做烟斗，含在嘴里
滋滋响；寒冬腊月的冰面上，坐
在自制的冰车上，半天能划出
几十里；把易拉罐改装成小火
炉，盛着外面光的马粪蛋一路
跑来一路吹……

童年里，不知道什么是创
造，就知道在尽可能有限的条
件下玩出自己的那份迷恋。一
块羊骨码，也能实现抓子的消
遣；一个猪水泡，也能当球踢个
十天半月；一段牛皮筋，绑在半
截带叉的枣木上当弹弓……

村前屋后，没了那片胶泥地，
没了那片绿树林，没了那片冰雪
路，但记忆仍踏进那个年月、那
片土地，连同那片迷恋……

□ 张修东
煤矿矿区，大都被星罗棋

布的自然村围裹；煤矿社区，
大都与一望无际的原野做邻
居。土地之上是块块良田，脸
朝黄土背朝天的耕耘，供养人
们的生活；土地之下的几百米
深处，是乌黑透亮的煤炭食
粮，矿工辛勤采掘，供养着工
业的发展。

尽管矿区周边超市商店
里商品琳琅满目，小吃店品
类繁多，但遗憾的是没有那
种能逢五逢十去赶的定期村
集镇集。

有了赶集的想法，就得到
几里十几里外的农村或者镇
政府所在地。虽然不很方便，
但年集的物品丰富、菜品新
鲜，还是吸引了矿区的矿工及
家属前往采购、游逛。

记得刚参加工作的上世
纪80年代初，正值青春年少
的我们，带着赶集的兴奋劲
儿，看见啥稀罕物，思想斗争
一番，摸摸口袋，也就完成了

夙愿。常常是到了月底，和同
事趁着休班的机会去赶集，经
不住诱惑要买，但是手头的人
民币已经见底。

娶妻生子后，没有了单
身时说走就走的自由，加上
在矿机关很少有休班的日
子，也就把那些赶集的记忆
深藏起来。

那时，奶奶还健在。每逢

镇集，奶奶总是让母亲捎点她
喜欢吃的山楂片。多数时候，
母亲会再买几根油炸果子（油
条），用一根细线拴着，在竹篮
外荡悠，馋坏了村口玩耍的孩
子们。

在老家上学，最为得意的
还是放了寒假跟在母亲身后
赶年集。

步行几里路，远远就看到

了人头攒动的大街，走近了，
地上躺着的、墙上挂着的、路
边摆着的各色商品让人眼花
缭乱。

铁匠铺的大锤小锤叮叮
当当有节奏地响着，炉火正
旺，一件新制作的锨头，刺啦
一声，会见了冰冷的水，冒出
一股股白烟，接着被扔到一
旁，似乎完成了来世上走一遭
的使命。各色花布、衣服被冬
风一吹，像是在向从它们身边
走过的人招手，招揽顾客。肉
摊前站满了人，他们大呼小叫
喊着想要的那块肉，手快要触
及白花花的猪油了……我跟
母亲说好要去新华书店逛逛，
看看有没有中意的书。不知
不觉间，日头歪斜，又该返
程了。

前几日，我又凑热闹去赶
了一趟集市，开了眼界。纵横
交错的一个个摊位，构成了偌
大的集市，男女老少摩肩接
踵，年的味道扑面而来。

有机会，我还会再去的。


